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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蒙和沈鱼握着手机，正一边研究手机导航上的楼号，一

边在偌大的院子里绕圈。

这院子植被茂密，无花果、樱桃树、桃树、杏树无节制地

生长。草蔓延到楼与楼间隔的小路上来，那些楼又都一律是黄

墙红顶，连个楼号牌都没有，实在难分彼此。

“谢蒙，导航上的楼号到 56 号楼就没有了，58 号楼到底

在哪儿？”

“既然 56 号楼都找着了，那 58 号楼还会远吗？”

正说着，前边的树影里，付初正杀出一条路来。他七拐八拐，

进了一栋楼，谢蒙和沈鱼连忙跟上去。

在楼梯前，3 个人、6 只眼，眼观鼻、鼻观心，一时间，谁

都没说话。

“你们怎么来了？”付初问。

谢蒙把骨螺递给他，“这个还给你，太扎手了！”

付初便接过来，用眼神问，还有什么事吗？

沈鱼递上了一张纸，“你走了以后，学校发下了这个通知。

国家深海基地和海洋特色学校合办了活动，要招收一批少年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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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学员，老师鼓励条件合适的都报名一下试试看。条件写在这

张纸上了，我和谢蒙就给你送来了。付云涛叔叔还特地提起，

说建议你报一下名，这样你就能和爸爸上同一条船了。”

付初冷硬地把纸抽过来，“谁稀罕和他在一条船上！我要

报也是冲付云涛叔叔报的好吗？”他一边上楼一边瞟了一眼，

通知上的标准要求倒是不多。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热爱祖国，热爱海洋事业，

志愿成为我国载人潜水器潜航员接班人。

（二）年龄在 12 周岁至 18 周岁之间，超过 18 周岁的可

参加成人组考试。

（三）男生和女生的身高宜在 150 厘米至 176 厘米之间；

裸眼视力 0.8 或矫正视力在 1.0 以上。体重不超过标准体重。

（四）身体健康，无家族遗传病史，无外伤史，无畸形和

影响舱内活动的肢体障碍；具备良好的体格和心理素质；具有

良好的生活习惯。

他偷偷过滤了一遍条件，发现自己符合，这才放下心来。

可是一想到有人已经捷足先登，早早做起了准备，他的心情就

像发霉的屋角。

就连“小偷”也能去申请做少年潜航员？要不要去告发她？

他的脑子就像潜水器一样，“咕噜咕噜”冒着水泡。

“你们怎么还不回去？”付初一抬头，发现沈鱼和谢蒙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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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尾巴似的跟了上楼。他骤然转身，两条“尾巴”躲闪不及，

差点儿撞到他的鼻梁上。

“我们想，付云涛叔叔既然能来咱们学校做讲座，说明他

们的母船已经到岸了。那么，你爸爸也该到家了吧？”

“所以呢？”

“我们想来问问你爸爸，如果报名少年潜航员，他有没有

好的建议。”

“我说你们怎么那么好心跑来给我送东西，进来吧。”付

初翻了个白眼，掏出钥匙打开防盗门。没想到门没锁，一推就开。

门内有一股湿润的、淡淡的腥气，就像他们的房子是暴露

在海上的空仓库。每当爸爸回到家，家里就会用各种容器堆满

新鲜的海鱼，仿佛养了一只心血来潮准备冬眠的猫。

付初到门口换下鞋，鞋柜旁有一双黑色的大鞋，大得像熊

猫穿的。

而那只“熊猫”，此刻就在家里沙发上端坐着。老付和妈

妈在一起，一人占据了沙发的一侧，像是两尊门神，愁容满面

地蹲守在那儿。

“爸！”付初刚想扑过来，突然察觉两人的脸色都不好看，

不由得连脚步都放轻了。

“付初，你过来。”

老付的嗓门总是很大，昂扬地扩充着胸腔，但此刻瘪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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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从一个干巴的核桃中发出来的。

“你有没有拿抽屉里的钱？”

付初觉得自己的胸腔也瘪了下去，所有的空气瞬间被锁了

起来，上不来气儿。

“没……抽屉里有钱？”他尽量直视着老付的眼睛，做出

不胆怯的样子，手却抹了一下额头。

身后的谢蒙和沈鱼贴着冰凉的防盗门，撞见别人家吵架，

简直比当事人都尴尬。

“你敢再说一遍你没拿吗？”老付站起来，走到付初面前，

把他的脸扶起来，对着他，“看着我的眼睛说。”

呼气、吸气。

付初的脑子里翻滚着真相和谎言：他用钱换了无人机，可

是无人机呢？被偷了。这个真相太像一个谎言了，无法自圆其

说，因此他闭紧嘴巴，决定不说。

妈妈细细的哭泣声传来，像是用钉子刮着黑板，令人牙齿

难受，“我们没有想到家里出了贼。要不是医院通知，我今天

回家拿钱，还会被蒙在鼓里……”

“你拿钱做什么了？”老付瞪起眼。

“你管我！”付初大声说。

“你们俩知道吗？我看你们三个老在一起。”老付把目光

投向谢蒙和沈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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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蒙和沈鱼把头缩起来，恨不能从衣服里金蝉脱壳。他们

一起摇头，心里想的是找个理由溜走。

“他们不知道！我一个人拿的钱！我把钱花在有用的事儿

上了。”

“你一个小孩子，钱不是去了网吧就是买了游戏机。我说

的对不对？但，那是 2000 块钱啊，你都花了？”

2000 块？付初心里暗暗震惊，他真不知道那一沓钱会有这

么多。

“你说话啊！”老付戳了一下付初的肩膀，他的指头很硬，

像是一柄螺丝刀在戳螺母。

那一戳，就戳在了心底最痛的地方。爸爸啊，你平时总不

在家，难道一回家不是抱抱我、亲亲我，而是找钱吗？

是不是因为你总不在家，已经连对我的基本信任也都消失

了？我不是会偷钱的孩子啊！我不是啊！

付初在心里滚雷一般地呐喊，一股怨气越升越高，忍不住

冲口而出：“你们俩，一个不停地出海，一年回不了几次家，

一个去医院照顾非亲非故的人，儿子都不管。现在凭什么管我！

丢了钱就说是我偷的，不丢钱就当我不存在！早知道，我真偷

了就好了！把这个家偷光了，你们就知道回来了！”

老付一把抓住他的肩，头发上的汗珠子顺着额际滴下来，

却窝在皱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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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胡说什么！你知道医院里住的是谁吗？你怎么变成了

这样啊！”

说完，他的大手一把握住儿子的胳膊， “你跟我走！”

“我不走！你带我去哪儿？”

“你不是说妈妈在照顾非亲非故的人吗？我要带你认亲认

故去！”

谢蒙和沈鱼终于找到时机，刚想告辞，付初却用眼神央求

他们留下来帮帮自己。

正不知所措间，老付瞥到了他俩， “正好，你们也跟着一

起去吧，顺便也来评个理儿。”

本市最好的医院坐落在一条隐蔽的小路上。路尽头是海，

在夜里，医院像一只巨大的眼睛，隐在海雾里。

病房区很安静，住院部的护士抬起头，看着突然涌进来的

一批人。都兰扬起手中的饭盒，悄声说：“我带孩子们来看看

徐老师。”

病房小小的一张床，床上没有人。床头是监测心跳的仪器，

绿色的数字不停变换，心电图的曲线像是波浪一样。

除此之外，整个房间里还有大大小小无数奇怪的仪器——

球状的、管状的，以及一堆液氮瓶、氧气瓶、压力表，地上甚

至还有瘪掉的乒乓球。仪器轻轻地嗡鸣着，像是钢铁的密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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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群的昆虫在震动着翅膀。窗外，大雾弥漫，迷路的蛾子、蚊子、

瓢虫，看到玻璃内的灯光，便“啪啪”地撞过来。两股声音在

房间里交集，取了一个点，落在一个老人弓起的背上。

“徐山南老师，别做实验了，来吃饭吧。”都兰走过去，

轻轻拿开老人手中的东西。

“啪啦”，一个瘪掉的乒乓球应声而落。

徐山南直起身，原来他身板还很直。付初觉得他像是那些

漫画里的科学怪人：头发眉毛都花白了，八字眉下，眼睑微微

下垂。藏在无框眼镜下的眼睛仿佛随时在笑。他的年纪一定很

大了，法令纹深得像马里亚纳海沟。付初想。

“最——后一次，最——后做一次。”他喜欢把“最”字

拖长音，听起来像撒娇。

这个老头儿真好玩！沈鱼想，他看起来有点儿像树懒。

“您老得按时吃饭，照顾好自己，给这些孩子做个榜样哪！”

老付接过饭盒，打开来。是海蛎豆腐浓汤、烫海草、冰镇北极

虾和鳗鱼饭四样菜，还有一个水煮鸡蛋。

徐山南这时才看到门口挤着一群孩子，不由得露出惊讶的

表情。

“这是我儿子付初，和他的几个同学。我想您做了一天实

验大概闷了，就把他们带来陪您说说话。”

“我有什么可闷的！你们这些人真是，管我那么多干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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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徐山南招招手，让三个满脸好奇的孩子过来，“你们来

帮爷爷忙，再去拿几个乒乓球过来。”

谢蒙在屋子一角找到了一大袋乒乓球。这些橙色的小球轻

得像羽毛，可是却能被那么硬的板子打来打去，而不损害分毫。

那这满地的瘪乒乓球是被捏扁的吗？

他把乒乓球攥在手里，用力，手掌生疼，可球却丝毫无恙。

“哈哈，你那样捏，乒乓球是不会瘪的，可是这样却会。”

徐山南把乒乓球放在一个直径 30 厘米的金属钢球里。说是

钢球，其实是由两个半圆形、头盔似的东西合起来，扣成一个

球状。

他把钢球接缝处用螺丝拧紧、固定，放进压力罐中。压力

罐上方的精密压力表上的指针不停地摆动，从 20 蹦到 40，数

字还在持续往上增加。

“这是在模拟深海具有强大压力的环境。”徐山南指着那

个压力表说，“现在钢球里的压力是 5 兆帕。兆帕是压强单位，

5 兆帕等于 500 米深海水所拥有的压强。也就是说，那里边的

乒乓球正置身于 500 米深海中的压力当中。”

几分钟后，他把乒乓球拿了出来。那两个可怜的橘黄色小

球不是瘪了，而是直接从腹部破开了。空心的乒乓球，像是剥

开后，掏空瓤，被扔在地上的橘子皮。

“那只是乒乓球，如果在里边的换成人，想想看，会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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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子？”

沈鱼想象了一下，在冰冷的海水中，某人突然腹部破裂，

血大团大团涌出来。光线太暗，所以看不清血，就像墨水滴入

深潭……

“人会和乒乓球一样，对吗？但这是为什么？”

“你们知道血压吗？人在空气中，也会承受大气的压力，

但是为什么你感受不到呢？因为有血压，血压是从你自己的身

体往外的压力，大气是从外界往体内的压力，人类已经进化成

了血压与大气压力相匹配。可是，水的密度比空气要大，所以

如果你把脚伸进水里，会感觉到水压迫脚面。这是因为水有重

量。当你潜水时，每深一点儿，人体上方的水压在人身上的重

量就大一点儿。这种重量，就是水压。而你的身体血压并没有

进化到像适应气压那样适应水压。水从外向内压迫你，越来越

大的压力，会让你的骨骼、内脏严重受伤。当到达 1000 米深

的海底时，所受到的伤害，就相当于一辆大卡车碾过一只手

掌……”

“所以，人类要到水下几千米的地方，最关键的一点，是

要创造一个耐压的、能保护身体的机器，是吗？”付初如梦初醒，

“那不就是蛟龙号吗？”

老付把筷子递到徐山南手里，“您哪，先吃点儿垫垫肚子，

别老顾着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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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他拿起鸡蛋，准备剥皮。

徐山南瞟了他一眼，“你是觉得我老到连鸡蛋皮都不会剥

了吗？”

他拿起鸡蛋，扔进一个满着水的杯子中，“嘿嘿，你看，

这个鸡蛋就完美地承受了水的重量。”

刚才还是气压，突然跳到了鸡蛋，谢蒙觉得有点儿摸不着

头脑，“那是因为这么点儿水给鸡蛋的压力太小吧？”

“那么你拿起来握住它，力就够大了吧？这样，就能攥碎

它了吗？”

老付在一旁答道：“当然不容易攥碎。我这辈子打了多少

鸡蛋，我能没数吗？”

徐山南把鸡蛋攥在手里，“鸡蛋的形状可以把力量平均分

散掉，所以不容易被攥碎。这就说明球形是最完美的耐压形状，

所以蛟龙号也是这样的形状。”

“蛟龙号明明是椭圆形的……”沈鱼小声嘟囔。

“可载人舱是球形的，另外还要安装声呐、探照灯、推进器。

最后也不是椭圆形，而是甜虾形的！”徐山南夹起一只北极虾，

这种虾头顶有一块红色，富含虾子的腹部却是白色的，还长着

好几条腿，“你不觉得它和蛟龙号有点儿像？”

三个少年面面相觑，最后异口同声地回答：“不、觉、得！”

这时，护士走进来敲了敲门，“探视时间过了，请大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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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吧，不要打扰病人休息。”

她又看了一眼屋子里凌乱的机器和各种工具，摇了摇头，“家

属到护士站来一下。”

老付跟着护士走了出去，付初不声不响地跟着。

“老人现在的情况稳定了，是可以回家去休养的。”护士

对老付说。

老付连忙阻止，“千万别让他出院！老爷子是蛟龙号下潜

器的总设计师，操劳了半辈子，70 多岁了还去船上跟着年轻人

折腾，一下就病倒了。如果让他出院，他一准又要跑到船上去

了！……对了，对了，他那一屋子实验器材，还需要什么就记

在我账上。是，我们家预留出钱了，可偏偏找不到了。过几天

我就把之前买器材的钱补上……”

付初躲在走廊的暗处，只觉得耳中轰轰作响，像是有大浪

涌来荡去。原来抽屉里的钱有这么大用处，虽然给唐冉用他不

后悔。可是如果手里有无人机，至少还能卖掉去换钱，而现在

他一无所有，只有愧疚像随浪而来的沙子，一波波冲刷着他。

他的脑子沉浸在一种短暂的忙音状态里，这个世界的所有

声音、色彩，都隔绝在这个水瓮之外，折射出扭曲的姿态。所以，

当那个身影出现的时候，他还以为是大脑的幻觉。

小偷！偷无人机的女小偷！

她正从隔壁病房里走出来，付初脑子里的红灯立刻随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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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步子大亮起来。

走到徐山南的病房门口时，她的脚步似乎略有迟疑。这

短暂的迟疑让付初以为被发现了，他听到自己的呼吸急促起

来——不过，此刻他还不想打草惊蛇。

走廊上的病房一个挨一个，一模一样的白门，一模一样的

消毒水味儿。他随手推开一扇病房门，把自己藏在里边。

他倒要看看她是个什么人，想干什么。为什么偷唐冉的无

人机？又为什么坐着快艇在海上勘察海域……

她在徐山南的病房门口蹲了下来，从门缝里抠出了一样东

西——她居然偷到徐老这儿来了！

付初怒不可遏，连想都没想就冲过去，抓住她的手腕。

看看她脸上的表情吧，就像自己的无人机被偷时的那副

表情。

女孩抽了几下手腕都没抽出来，突然一咧嘴，哭了起来。

付初吓了一跳，本能地松开手。她像松鼠一样几下子跳出走廊，

跳到停在院子里的山地车上，头也不回地蹬走了。

付初本以为满街的汽车会筑起壁垒，阻挡住她。然而他错了。

此刻他眼睁睁地看她如同一柄刃开得极薄的刀，从容地切割开

车流，滑行而去，无从追起。

他恨自己不会骑自行车，恨这个城市一直自大，没人肯学

习骑车。现在，他代替这个城市遭受到了自大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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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付初看到，在她的车辙后，一样东西正在地上闪闪

发光。

暑假忽至，太阳变成了一块柠檬香皂，随便一碰就发出酸

涩的、橙色的气味儿。仿佛一夜之间，海雾消散，热浪卷着火焰，

舔着每一双在路上行走的脚。蝉鸣滚动进窗口。有一种蝉可以

昼夜不停连续鸣叫，日头越大，叫声越嘶哑；还有一种蝉音节

短促、高亮，叫上一口气猛歇上半口气，好像警笛断了电。

付初、谢蒙和沈鱼正端坐在临窗的书桌前，翻来覆去地看

着付初捡到的那个东西。那是一支钢笔，笔帽上的挂鼻做成了

箭头状。他们都没有用钢笔的习惯，印象里这是 20 世纪七八十

年代的人喜欢用的。自从中性笔出生后，钢笔就缩到了一个尴

尬的位置上。就像邮票一样，变成了某种收藏品。

“她为什么要把这个塞进徐老病房里呢？”付初转动着钢

笔，试图找出答案。

“可能只是觉得好玩吧？”沈鱼正握着一把小美工剪刀，

修理自己开叉的头发。

谢蒙正在拼命喝柠檬水，突然插话说：“有的钢笔墨水可

以写出隐形的字来，比如用柠檬汁写字，就需要低温烘干才能

显现出来。你怎么知道她和徐老不会秘密传递什么信息？”

自从付初把自己和唐冉的相识、无人机和馄饨摊的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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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个小偷的过节等事告诉了谢蒙和沈鱼后，三人每天都聚在

一起研究怎么找到那个小偷。

这笔确实写不出字来，付初拧开笔芯，想看看墨水，结果

愣住了。那支钢笔的笔芯里是一段简单的电路，顶端还有一个

小小的红灯在闪烁。

“这是什么？”谢蒙和沈鱼都冲过来看。

付初的脑子里有些东西正在成形，他飞快地把笔复原，又

按下了笔帽上箭头状的鼻儿，钢笔开始发出“沙沙”的录音声，

过了一会儿就传来徐老的讲话声，正是那天在病房里徐老做实

验时讲给他们三人听的科学知识。

付初验证了自己的猜想，长舒一口气，“这个是伪装成钢

笔的录音笔，间谍用的东西。”

“间谍？”谢蒙惊叫，“难道现实生活里也有间谍？”

“当然有！”

沈鱼沉思着，“你是说，那女孩不但是小偷，还是间谍？

你不是说她和我们差不多大吗？小孩也可以做间谍？”

付初说：“我爸说，间谍是很宽泛的。有时仅仅是在机密

场合拍一张照、画一张画都构成间谍行为。所以咱们去蛟龙号

开放日那天，不是看到唐冉爸爸因为拿着一架无人机，就被武

警拦下来不能上船吗？那正是因为无人机的拍照功能也可能会

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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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要不要去报警？”谢蒙提议。

沈鱼嗤之以鼻，“你以为警察会信几个小孩找到了间谍吗？”

付初想了一会儿，“不行，那个无人机的来龙去脉很复杂，

牵涉到唐冉的爸爸。我在那个馄饨摊上看到唐冉爸爸正在和小

偷的爸爸做交易，感觉那个无人机是很重要的证据。如果现在

报警，就会对唐冉面试蛙人不利。我记得无论是蛙人还是潜航

员都要调查家庭成员背景的。”

手机在桌子上震动了一下，像是被刚接收到的信息吓着了。

付初拿起手机，一条唐冉的微信切进来：

我通过了面试，明天开始要海试了。如果海试顺利的话，

明天晚上来我家吃馄饨好吗？

自从家里发现钱被偷后，付初就没有再和唐冉联系过。他

很想把钱要回来，可是一直羞于启齿。

那天从医院回来，他就承认了自己偷钱的事实，可是关于

钱去了哪里却闭口不谈。他可以想象，一旦供出了唐冉，爸妈

就会找上门去。那会打扰到他们的生活不说，还显得自己像个

懦夫，不能承担自己做出的事情所带来的后果。

他想自己把钱要回来，放进那个装钱的抽屉里。可是这样

会不会让他和唐冉之间变得尴尬？他们的友谊是否就要戛然

而止？

他的心就像一块裸露的礁石，被痛苦反复冲刷。他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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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在输入框上方，却不知道说什么好。要不然，明天直接去找

唐冉，见到他本人再说。

蝉叫得他浑身烦躁莫名，他还没想好怎么回复，只好把手

机扔在了一边。

手机反抗一般地又震动了一下，这一次是班主任的微信：“明

天有一场蛙人考试，想要报考少年潜航员的可以去参观。”

其后附了一个地理定位，紧跟着又是一条：“潜水艇的舱

体一般坐 3 个人，可以 3 人一组成立团队，互相鼓励。”

“组团队？那我们不是可以一起去？”沈鱼欢呼起来。

“是不是得给团队起个名字？要不然就叫付谢鱼？”付初

提议，两个男孩的姓，加一个女孩的名，这样听起来有点儿像

一种新发现的鱼。

谢蒙表示反对，“腹泻鱼？真难听！”

“为什么我的名字放在最后？”沈鱼也不同意。

“因为你是鱼啊，名词要放在定语和状语后边……”谢蒙

抢着回答。

他们的争执对付初来说显得很遥远，悬而未决的心事是一

个头盔，自觉把他隔离在无忧无虑的世界外面。

他坐在空调口下，冷，但大脑却像火山那样沸腾着。蛙人

考试在深海基地，那是爸爸工作的地方。他记得从家到那里，

车程有 1 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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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 1 个小时，就是他用来练习的时间。要怎么开口才

可以跟唐冉把钱要回来，还不会伤害到他呢？

此时的唐冉在做最后的练习，他的世界随着与海浪一次次

拥抱，变得总是摇摇晃晃。陆地的含义在他的意识里慢慢淡薄、

消散、瓦解。哪个国家正在内乱？哪里的森林正在砍伐下缴械

投降？哪里的新闻热点三天一换？这些都无关紧要了。

他觉得，此刻自己变成了一枚骨螺，出生在没有边际、亘

古不变的蓝色中。


